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颠沛流离，定居下浩周家湾狮子口

1938年10月，袁隆平一家在汉口失守前夕，避敌从湖
北、湖南一路紧急撤离，五弟隆湘岀生在逃难路上的桃
源。从此走走停停、颠沛流离，直到1939年初才到达重
庆，定居在南岸下浩周家湾狮子口。袁隆平回忆，无论时
局怎样艰难，父母对他们的学业一刻也没耽误，“战争总是
有期的，学问总是有用的”。小半年逃难路上，他先是上汉
口的扶轮小学、然后是澧县弘毅小学，逃难路上没学可上，
父母就充当老师督促教习，到重庆第三天便插班进了龙门
浩中心小学。

家刚安顿好，便经历惨绝人寰的五三、五四日本飞机
大轰炸。袁隆平回忆当年，时局紧张上课总是提心吊胆，
学校紧急钟声一响，同学们就从教室飞奔出来蜂拥进防空
洞，端着方凳坐在地上，就着桐油灯昏暗的灯光背书、写作
业。龙门浩小学校长郑沛昆是小教专家，他十分注重学生
德智体劳的训练，胡子昂上浩马鞍山农场便是学农基地，
对于稼穑实训，袁隆平既认真又特别感兴趣。

我是下浩土著，为报效养育我的故园，十多年前起意
撰写《记住乡愁·下浩》一书时，拜望老街邻，抢救性搜集资
料，“国宝级”人物袁隆平在下浩近8年时光，当然成为我
关注发掘的重点。机缘巧合,我与写《袁隆平传》的四川外
囯语大学教授郭久麟，写广播剧《神农袁隆平》获第九届

“五个一”工程奖的克拉玛依区文联主席张红军（现住南岸
阳光100），袁老助手、高产杂交水稻育种专家郭守斌等都
是好朋友，相聚一块儿关于袁隆平的共同语言特别多。

街坊邻居，仍记得当年那个湖南娃

曾住下浩米市街一号、而今精神矍铄的百岁老人许世
愈，清晰记得当年那个湖南娃，上学爬梯坎尽是两步并着
一步跨，放学一溜小跑（袁隆平上学放学必经之路）。下浩
正街小石桥街口曾邦辉老人说，这个湖南娃时常来我们曾
家米坊买米，最喜欢看碾米，当时我们同读龙门浩小学，我
比他高两个年级，很喜欢他的少年老成，总是把多碾一道
的米卖给他。

据著名艺术人像摄影师、下浩老街胡飞宇，住莲花山
原储运公司行政科长肖福才等人回忆，他们曾与袁隆平在
龙门浩小学同过学。他们回忆说：“我们这些小崽儿经常
邀约在一起耍，搭马肩爬上莲花石吹江风、看江景，登清水
溪喝清凉甘甜的‘一碗水’，大热天下门朝街河边学游泳。”

记忆犹新的是，大家还一起参加过1945
年9月3日午后，龙门浩中外各界人士
在亭子山上举办高高铁桅杆升国旗，
地上踩踏日本军国主义膏药旗庆祝抗
战胜利的纪念日活动。

袁隆平在涂山寺复兴中学只读了
一学期的初一，便转到九龙坡冷水场
（华岩田坝）赣江中学就读。这所学校
是重庆江西同乡会办在渝中陕西街
的，五三、五四大轰炸才从主城迁到城
郊。学校离家四五十里，还要过河过

水，当时无公交车，虽然是住读，对于一个年仅
十二三岁的孩子毕竟有诸多不便。在就读初
一下学期满，袁隆平转学到离家十五六华里的

南岸黄桷垭背风铺、从汉口内迁的博学中学读
书，1946年7月初中毕业，返回汉口。

袁隆平的青少年时代都在下浩度过，江边游泳、上山
拾柴火、每周归家回校往返数十里地，给他夯实了体能基
础。1947年6月，代表汉口博学中学（高中）参加湖北省运
动会，他一人拿下自由式游泳100米和400米两项第一。

重庆与袁隆平渊源极深，他说重庆是他半个故乡，所
获取的基础知识基本都在重庆。先后在南岸完成小学、初
中学业，返回汉口上完高中，又考到重庆北碚夏坝相辉学
院农艺系（西南农学院前身），与重庆有着将近12年的深
深情缘，对重庆山水人文非常熟悉，特别喜欢重庆人的直
爽豪放和天气的四季分明。

巨制国画，他站在杰出人物第一排

前不久，中国美协名誉主席、中央文史馆副馆长、当代
美术家冯远在重庆美术馆举办大型个展。在展厅入口最
显眼的地方，展出一幅让人震撼的国画巨制《中华民族杰
出人物》，在这幅上百人的群英谱中，他把人们尊为“世界
米菩萨”的袁隆平和“万婴之母”林巧稚，并列绘制在第一
排，充分肯定了袁隆平和林巧稚对生命的尊重、对人类的
无私奉献。还有一点值得一说的是，1930年9月1日，袁
隆平在北平协和医院降生，正是林巧稚把他迎接到人世间
的。

自袁老仙逝，受其荫庇，国内外饭碗里不缺米的得益
者无不感恩戴德。我和下浩老街坊主张、奔走、建言，也得
到袁老亲属授权，拟在下浩为袁隆平塑像建纪念馆，希望
让人们知道，袁隆平是在下浩练就好身体、插上智慧的翅
膀，成为世界高产杂交水稻之父，让袁隆平永远活在人民
心中。

为袁隆平塑像，可极大增强下浩老街历史人文底蕴、
知名度、荣誉感和亲和力，成为爱国主义和励志成才教育
基地。这既是民意，也是老街独具值得骄傲自豪的文旅价
值和亮点，希望大家的这一夙愿能够得以实现。

（作者系《现代工人报》原社长 图片由作者提供）

童年袁隆平
曾在下浩生活8年

□张川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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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初，远在万里之遥非洲马
达加斯加的农业部秘书长，不远万
里来到中国，风尘仆仆赶到长沙，
将田里刚丰收的一碗杂交水稻敬
献在袁隆平墓前，以感激袁隆平为
了让非洲人民吃上饱饭，无私奉
献、推广高产杂交水稻技术，善行
天下、心存大爱。

由此联想起两年前春节刚过，
我们下浩老街坊联谊会代表们，按
捺不住约定的喜悦，翘首期待6月
份去海南三亚与老街邻、老学长袁
隆平见面。哪知天不假年，杂交水
稻开创者袁隆平，还未来得及实现
他的“禾下乘凉梦”和“杂交水稻覆
盖全球梦”，2021年5月22日，噩
耗如晴天霹雳，袁老不幸与世长
辞，享年90岁。

袁隆平为下浩题词

茄子溪，永不老去的车站
□周康平

茄子溪火车站，是大渡口历史上一
个很有年代感的老地名。

它的来历简单明了，没有任何传说，也没有
什么复杂的内容，它就是成渝铁路上的一个四

等级火车站，位于茄子溪街道永丰社区铁运村，至
今已有70余年历史。它走过了激情燃烧的岁月，为
重庆的建设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如今，茄子
溪火车站老去的身影渐渐淡出了历史快速发展的舞
台。现在尽管每天只有几趟小货运列车在此运转，它
却如星星之光，陪伴着茄子溪火车站不老的形象。

一楼一底的茄子溪火车站，外表看上去毫不起
眼。车站的窗门，大多仍保留着几十年前特有的简朴
风格。这座建筑面积1200平方米的火车站，建于
1952年。当年用钢筋混凝土建造的身板依然硬朗，
白色的墙体是其显著的标识，这也是几十年前火车站
特有的标志。旧，一种老去的旧，是茄子溪火车站现
在的容颜；新，以另一种方式华丽转身的新，也是茄子
溪火车站今天让人耳目一新的容貌。如今的茄子溪
火车站，其地名的含义，已不止一个过去了的历史地
名，而是一个被人们赋予了新标记的地名，这是一个
我们有必要重新认识的地名。这里，隐藏着大渡口发
展的记忆，即使有些记忆已随时间的变迁而流逝，却
也有不少留在了人们的心中。这儿曾经人来人往、车
水马龙的繁华景象虽已远去，但周围的灰砖平房和低

矮红砖楼房，仍与它不离不弃，这也是茄子溪成为如
今怀旧之景的主要元素之一。火车站外的马路上，昔
日的吆喝声早已不再，候车厅紧锁的大门和卖票的窗
口在冷清中仍然默默地站在那里。售票厅外站台边
的那条小巷，是进出车站的必经之路，无数旅客曾在
此留下匆忙的身影。站台内，长过了屋顶的黄葛树依
然枝繁叶茂，石板路上厚厚的青苔，随处可见堆积的
落叶。走在青石板的巷道，不经意间，就会碰到一条
通往车站的狭窄小巷，在小巷斑驳的墙体上，出现在
眼前的是一块蓝底白字的路牌，箭头清晰所指的是茄
子溪火车站方向，这是为喜欢复古、文艺和拍绿皮火
车的群体提供的温馨道具。站台外，空旷的视线下，
满目沧桑的枕木和带着黄铜铁锈的钢轨，静静卧在铺
满碎石的轨道上，几条略显弯曲的铁路铺向远方，偶
尔还可看到从眼前缓慢而去的绿皮火车，听见火车鸣
笛的声响。慢步站台，你会看见一排排低矮的斑驳平
房，陈旧的木门上，那些粉笔的随手涂鸦，已是岁月抹
不去的痕迹。

三三两两的游人背着相机，脸上洋溢着寻觅的快
感，以浪漫的情调和复古的情怀，感受老重庆的韵
味。他们踏着青石板，在铁轨边、站台内，感受绿皮火
车缓慢的悠长，让老去的茄子溪火车站在此焕然一
新，更让这条探访和打卡的文艺小铁路，变成一种诗
情画意的存在。 （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


